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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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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8 月 25 日，在英国一座花园般的海
滨小城，举行了一场简单却注定不平凡的婚礼。

大科学家李四光携夫人许淑彬出席了这场
婚礼。新娘言笑晏晏、光彩照人，是他们的独生爱
女李林；新郎风华正茂、英挺出众，此刻还名不见
经传。沉浸在甜蜜气氛中的主宾大概都没料到，
31 年后，这对璧人将双双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成就“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在悠扬音乐和阵阵欢笑间，李四光默默打量
着自己的女婿。毫无疑问，这个名叫邹承鲁的小
伙子聪敏过人，具备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一切素
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的年轻气盛和锋芒
毕露。倘若什么人、什么事惹他看不惯了，他往往
会讽刺挖苦一番。

“这么个脾气，以后恐怕要吃些亏了。”李四
光心下暗暗叹了口气。

意气飞扬少年郎

李四光的眼光不错。邹承鲁从小天资颖悟，
但也因为性格张扬，闯过不少祸。

早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对国民党派军训教
官监控学生极为不满。有一天晚自习，当蛮横痴
肥的教官走进教室时，他向同学使了个眼色，一
起用英语高喊教官的外号———“土肥圆”，险些被
开除学籍。幸亏有几位老师力保，才记大过作罢。

高中毕业后，他放弃了离家近、物质条件更好
的中央大学，西迁昆明，考取西南联大。而即便在英
才荟萃的西南联大，邹承鲁依然引人注目。

他身量颀长、面容英俊，而且惊人的多才多
艺：能吟诗、会作对，撰剧本、写小说，编墙报、演
戏剧……他还热衷于参加讲演比赛，无论是中文
讲演还是英文讲演，总拿第一名。作为化学系学
生，他甚至还和两名文科生合办了一份墙报，在
上面连载自己写的恋爱小说，主角是一对科学家
情侣。这部“处女作”在校园里风靡一时，吸引了
不少同学围在校门口手抄。

上了大学的邹承鲁依旧不老实，喜欢睡懒
觉，还会选择性地逃课。他和好友陆家佺都不喜
欢体育课，总是托其他同学代为答到。有次体育
课临时宣布考试，来不及通知他俩，受二人之托
的曾仲端同学急中生智，先戴着眼镜穿着外套，
代表自己做了一套动作；然后脱了外套摘掉眼
镜，代表陆家佺做了一套动作；最后点到邹承鲁
时，曾仲端已经脱得只剩背心了，又做了一遍动
作，总算蒙混过关。

但邹承鲁后来还是栽在了爱睡懒觉和年少轻
狂上。有一次他又睡过了头，去开水房打热水时，却
发现早已锁门。懊恼之下，他狠狠踢了一脚水房的
门，偏偏被恰巧路过的训导长查良钊看到。

这位查先生正是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的
堂兄。他见有个学生如此失态，便问：“你怎么踢
门？叫什么名字？”邹承鲁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没好气地回道：“我叫邹承鲁！”查良钊回去一查，
这样“嚣张”的学生是化学系的，便把他的贷金从
甲等减到乙等，一下子少了十几元。

邹承鲁这下知道厉害了。他原本每天在小摊
上买早点吃，现在只能吃学校供应的午饭和晚
饭。三餐缩减为两顿，常常饿得心慌，只好外出找

“兼差”。
关键时刻，还是那位讲义气的好友曾仲端起

了作用。他有个亲戚开了家酒吧，因为常有美国
大兵光顾，需要一批会英语的人帮忙。于是，邹承
鲁等几名同学就被喊去照看生意，尽管收入不
高，好歹解决了早饭问题。

天真赤诚远征军

然而，邹承鲁在西南联大的最后一个学年，
被战火打断了。

1944 年，侵华日军猛攻中国的西南大后方，
局势危如累卵。国民党政府号召在校学生从军。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牵头成立了“志愿从军委员
会”，动员学子们投笔从戎、抗日救亡。

邹承鲁从小就恨极了日本侵略者。他在沈阳
读小学时，亲历了九一八事变；在武汉读初中时，
又在日军的迫近下乘船逃难；在重庆读高中时，
见证了频繁的狂轰滥炸；此刻就连偏安一隅的西
南联大，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想到这些，邹承鲁胸中怒火如炽，他提笔写
下一封家书，要告别母亲，参军远征。邹母当时刚
刚失去丈夫，见信大惊失色。大哥邹承曾赶紧长
途跋涉赶往昆明，想要劝阻弟弟。但当他到达时，
邹承鲁已经入伍开拔了。

邹承鲁是抱着上阵杀敌的梦想参军的，但中
国驻印军总部过于忌惮这些学生，连枪杆都没让
他们摸过。在印度，邹承鲁成了一名运输兵，驾驶
大卡车冒着生命危险往返运送军用物资，为抗战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45 年 6 月，邹承鲁所在的团被派往印缅边
界一个因霍乱死了不少人的驻地。学生兵们没有办
法，只能利用自己学过的防疫知识：勤洗手、吃熟
食、填埋粪便、保护水源清洁，最终没人死于霍乱。

好在此时日军大势已去，没过多久，青年远
征军接到通知，可以回国了。邹承鲁开着满载军
用物资的吉普车，行驶在草草修建的中印公路
上，一侧是烟云缭绕的万丈深渊，另一侧则是连
绵不断的坟丘，下面埋葬着日军的 5 个精锐师团
和一个旅团。那一刻，这名小小的运输兵，也感受
到了胜利的荣光。

时至今日，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还矗立
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石正面是冯友
兰撰写的碑文，背面刻着抗战以来从军的 834 名
联大学子姓名，邹承鲁的名字就在其中。

风华正茂留学生

从西南联大毕业一年多后，邹承鲁通过了
二战后重启的首届“庚子赔款”留英公费考试。
积压多届的考生竞争仅有一二十个名额，激烈
程度可想而知。

考试放榜那天，大哥邹承曾捏着报纸，紧张
得手都在抖。他从录取的最后一名看起，目光一行
行向上移，越看越心凉。就在他要放下报纸时，眼光
扫到了榜头第一名，竟然正是邹承鲁的名字！

邹承鲁到英国后，起先被分配到伯明翰大学
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门下，


